
孔颜之乐的精神境界

张立文

　　摘　要：中华民族五千多年光辉灿烂的文明，一直延续至今，在“协和万邦”价值观指导下，形成“共识中国”
的理念，构建了礼乐文明，以更替巫术文化。 自周公制礼作乐，渐成主导的文化意识，礼别乐和。 其端始、构建，都
是为化解人性中的邪念、淫思，行为中的贪暴、动乱；激发起人的善心，以至于真善美的境界，而导向孔颜之乐。 人

是有情的和合存在，这是人普遍具有的一种感受。 中西情感有异，是为乐感情感与罪感情感。 中国从人性善出发，
乐于求道、问道、悟道于自然、社会。 人生实践，是多元、多样实践的体悟和感受，而激荡于乐感情感。 由于人的无

止境的求道，其理论思维具有开放性、多元性，因而构建乐山乐水、乐而忘忧的孔颜之乐的思想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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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易》（《连山》《归藏》《周易》）开启了儒道墨

三家思想，是中国哲学理论思维的源头活水。 孔子

读《周易》竟至“韦编三绝”，可见对《周易》做了极

尽精微的研究，所以后人把《易传》归于孔子名下。
其“保合太和”“首出庶物，万国咸宁”是三家共同的

愿望。 至于如何实现天道合于人道、人们安居乐业、
社会和谐发展的愿望，各派哲学有不同的理论进路，
进而形成自己的思想体系。 老子与孔子哲学理论思

维虽旨趣有异，但都问道、求道、体道、悟道，在对道

的追求和体悟中，开出不同的路向和新生面。
如果说老子开出道常无有的形而上境界，那么

孔子则开出孔颜之乐的人生境界。 《论语》载孔子

说：“贤哉，回也！ 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

其忧，回也不改其乐。 贤哉，回也！”这就是为后世

称道的孔颜之乐。 孔颜之乐所乐何事，一直是中国

哲人很有兴趣的话题。 尤其到宋明理学阶段，孔颜

之乐几乎成为贯穿理学体系的核心问题。 本文拟从

文明发展与情感文化的角度切入，来谈孔颜之乐的

精神境界。 首先要明确的是，这种境界的产生和发

展、理论和实践，都是建立在中国独有的礼乐文明基

础之上的。

一、从巫术文化到礼乐文明

中华民族五千多年光辉灿烂的文明，一直延续

至今。 她大化流行，为道屡迁，唯变所适，生生不息。
八千年前已迈入农耕文化，相当于考古学上的兴隆

洼文化、磁山文化、裴李岗文化、河姆渡文化、彭头山

文化。 三皇五帝的出现，相当于考古学上的仰韶文

化、良渚文化、红山文化。 夏王朝建立，形成独特的

一体的“联邦式”中国。 在“协和万邦”理念的指导

下，从五帝到夏、商、周三代，从文武周公到春秋战国

的百家争鸣、百花齐放，中华境内的各民族凝聚出

“共识中国”的观念。 这一共识位育了光彩夺目、独
具特色的中华文化，形成了不断创新、钩深致远的中

华型的世界观念、价值观念，构建了极高明而道中庸

的哲学理论、思维方式，呈现了尽精微而能笃行的人

生观、伦理观、道德观。
中华民族原始宗教大致经历了自然崇拜、鬼魂

崇拜、生殖崇拜、图腾崇拜、祖先崇拜等方面［１］３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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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现出多元性和多样性。 随着“联邦式”整体性、统
一性国家的建立，实施了“绝地天通”的宗教改革，
结束了“民神杂糅”“家为巫史”的时代，民众原有的

与神直接交流的权利被取消。 颛顼（一说为帝尧）
“命南正重司天以属神”，由国家委任职业巫师，“在
女曰巫，在男曰觋”，掌管神权，这样便由“家为巫

史”转化为国家的巫史。 《尚书》载：“皇帝哀矜庶戮

之不辜，报虐以威，遏绝苗民，无世在下。 乃命重黎，
绝地天通，罔有降格。” ［２］ 这是描述黄帝与蚩尤（传
说为苗民首领）的战争给人民造成祸灾和痛苦，带
来社会动荡，但文中对“绝地天通”语焉不详。 《楚
语》记载，楚昭王问观射父：“《周书》所谓重黎实使

天地不通者何也？ 对曰：‘非此之谓也。 古者民神

不杂。’”韦昭注：“杂，会也。 谓司民、司神之官各

异。” ［３］５１２远古时代民、神交通交流有序，神人各司

其职，人民安身立命。 后因“九黎乱德”，破坏了宗

教制度，人人为巫师，家家与神交通，侵犯了神的权

威，导致社会无序。 “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属神，命火

正黎司地以属民。 使复旧常，无相侵渎，是谓绝地天

通。”韦昭注：“绝地民与天神相通之道。” ［３］５１５于是

颛顼命南正重大臣司天，管理宗教事务，命令火正黎

大臣司地，管理人间事务。 由此割断了人与神直接

交通的权利，这便是“绝地天通”的意蕴。 虽《尚书》
与观射父的论说稍异，但总体意思相似。

中国巫术文化由来已久，早期宗教活动就有巫

师。 巫，见于甲骨、金文①。 《说文》：“巫，祝也，女
能事无形，以舞降神者也。” 《周易·巽·九二爻

辞》：“巽在床下，用史巫纷若，吉，无咎。”苟爽曰：
“史以书勋，巫以告庙。 纷，变。 若，顺也。 谓二以

阳应阳。” ［４］ 程颐曰： “史巫者，通诚意于神明者

也。” ［５］古代医师也称巫。 《论语》载：“子曰，南人

有言曰：‘人而无恒，不可以作巫医。’”皇侃义疏曰：
“南人，南国人也。 无恒，用行无常也。 巫，接事鬼

神者。 医，能治人病者。 南人旧有言云：人若用行不

恒者，则巫医为治之不差，故云不可作巫医也。 卫瓘

云：‘言无恒之人乃不可以为巫医。 巫医则疑误人

也，而况其余乎。’” ［６］３４２－３４３程树德集释载：“《礼记

·缁衣篇》：‘南人有言曰：“人而无恒，不可为卜

筮。”’古人之遗言乎？ 彼言卜筮，此言巫医，其义一

也……故孔子思见有恒者。 无恒之人巫医弗为，信
矣。” ［７］巫、医，古代通称，医师称巫师，医亦巫。 康

有为说：“巫所以交鬼神，医所以治疾病，非久于其

道，则不能精，故《记》曰：‘医不三世，不服其药’，欲
其久也。 太古重巫医，故巫医之权最大，埃及、犹太、

印度、波斯皆然。 犹太先知即巫也，耶氏则兼巫医为

大教主矣。 盖巫言魂而通灵，医言体则近于人，其关

系重，故孔子重之，欲其有恒而致精也……巫医皆以

士为之，世有传授，故精其术，非无恒之人所能为

也。” ［８］交鬼神与治病相兼，是一些国家的普遍现

象。 古人认为人的生死、寿夭、祸福、贫富、贵贱冥冥

中由天神主宰、支配，人身体的疾病也由天神管控，
因而巫与医从两方面保证人的生命安全、完满、健
康、吉祥。 所以何休注《春秋公羊传》曰：“巫者，事
鬼神祷解以治病请福者也。”事鬼神原为治病、请
福，这便是巫医的功用和价值。

巫术文化是中华民族资始资生文化的土壤。 在

巫术文化的激荡下，先民的心理、情感、知识、智慧、
审美意识得以萌生。 秉承着朴素和原始的科学和哲

学思维，中华先民编纂出占卜之书“三易”，其中之

一就是后世所称的《周易》，它逐渐由占卜发展出一

整套哲学思想，成为中华民族多源一体文化的源头

活水。 可以说，中国哲学的突破从《连山》 《归藏》
《周易》起始。 在公元前 １１ 世纪之前，夏、商末年的

夏桀、商纣淫欲无度，致使社会动乱，百姓无法生活，
人与社会的冲突、人与人的冲突非常尖锐，社会秩序

岌岌可危。 号称天之代表的天子夏桀、商纣，暴虐无

度，胡作非为，无法无天，削弱了天的至高无上和绝

对权威，损害了人对天的绝对敬畏感、尊崇感、信仰

感。 如果说商汤讨伐夏桀的暴政是“替天行道”的

话，那么周武王吊民伐罪于商纣，不仅仅体现出“天
命靡常”，更重要的是想以此说明，天要授命什么样

的人来治理天下。 天的要求是“惟德是辅”，即天要

授命于能实行德政的有德的君主；君主 “以德配

天”，才能获得天的授命。 君主有德无德的尺度就

在于能否保民。 因此“敬德保民”便成为永保天命

的关键，这便构成“惟德是辅”→“以德配天”→“敬
德保民”的互动的逻辑结构。 天的唯一性、绝对性

转变为天、德、民的多元性、相对性。 周人认为夏桀、
商纣之所以不能祈天永命，就在于没有体认天、德、
民三者之间的互动关系，没有实践祈天永命的德性，
这是夏商之所以灭亡的根源所在。 周公等人从现实

的、历史的实践中体认到这三者之间的互动逻辑关

系，以此来化解当时氏族与氏族、人与社会、人与人

之间严重的对立和冲突，以此来维护社会、国家、家
族的稳定、团结、和谐。

如果说天、民对君主统治集团来说是外在的、客
体性的，在一定程度是不能以君主集团的意志所支

配的，那么，德则是主体性的、内在性的，因此成为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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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永命的关节点。 这种变化，颠覆了巫术文化唯神

是从，君权完全由外在的、客体的天所赋予的旧观

念、旧价值，巫术文化已不能论证夏桀、商纣君权神

授的合理性、合法性，亦颠覆巫术文化自身存在的合

理性，并激发了天命观、国家观、君主观、价值观的转

变。 于是周公唯变所适，损益夏商礼乐，“制礼作

乐”，由此便开启了以礼乐文化为主导代替以巫术

文化为主导的哲学思想的转变。

二、礼别乐和

礼见于甲骨、金文②。 《说文》：“礼，履也。 所

以事神致福也。 从示，从丰，丰亦声。”李孝定《甲骨

文字集释》按：“以言事神之事则为礼，以言事神之

器则为丰，以言牺牲玉帛之腆美则为丰，其始实为一

字也。”按：丰，即豊，为醴初文，为祭，享之酒醴，作
器。 徐灏注笺：“礼之言履，谓履而行之也。 礼之

名，起于事神。”礼起源于事神，原义是指敬神、祭神

以致福。 关于礼的功用与价值，《左传》记载：“礼，
经国家，定社稷，序人民，利后嗣者也。” ［９］认为礼可

以经国理政，稳定社稷，使百姓秩率井然，有利于族

群的繁衍生息。 《礼记·曲礼上》：“夫礼者，所以定

亲疏，决嫌疑，别同异，明是非也。”这四者是礼的功

能和意义。
乐见于甲骨、金文③。 《说文》：“乐，五声八音

总名。 象鼓鞞。 木，虡也。”罗振玉《增订殷墟书契

考释》：“从丝坿木上，琴瑟之象也。 或增白以象调

弦之器……借泺为乐，亦从 。 许（慎）君谓象鼓

鞞，木，虡者，误也。”乐为音乐，《广韵·觉韵》：“乐，
音乐。”《周易·豫·象传》：“先王以作乐崇德，殷荐

之上帝，以配祖考。”郑玄曰：“犹人至乐，则手欲鼓

之，足欲舞之也……王者功成作乐，以文得之者作籥

舞，以武得之者作万舞，各充其德而为制，祀天帝以

配祖考者，使与天同飨其功也。” ［１０］先王制作音乐，
歌颂功德，用来进奉上帝，献于祖宗。 程颐注：“坤
顺震发（豫卦坤下震上），和顺积中而发于声，乐之

象也。 先王观雷出地而奋，和畅发于声之象，作声乐

以褒崇功德，其殷盛至于荐之上帝，推配之以祖考。
殷，盛也。 礼有殷奠，谓发也。 荐上帝，配祖考，盛之

至也。” ［１１］雷上地下，为顺动之意象，蕴和顺豫乐之

意义。 这体现了以上帝和祖宗为核心的宗教理念。
乐为喜悦、快乐。 《广韵·铎韵》：“乐，喜乐。”

《集韵·铎韵》：“乐，娱也。”《诗经》载：“妻子好合，
如鼓瑟琴。 兄弟既翕，和乐且湛。 宜尔室家，乐尔妻

帑。 是究是图，亶其然乎。”郑玄笺：“族人和则得

保，乐其家中之大小。” ［１２］夫唱妇随，犹琴瑟合鸣相

和。 兄弟感情融洽，合家其乐陶陶。 家庭和乐，精打

细算，是持家之道。 这是普通百姓之乐。 范仲淹说：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１３］这是君子

之乐，先忧后乐，乐为快乐、喜悦，喜悦与喜好相近。
《广韵·效韵》：“乐，好也。”《集韵·效韵》：“乐，欲
也。”《孙膑兵法》载：“然夫乐兵者亡，而利胜者辱。
兵非所乐也，而胜非所利也。” ［１４］轻率好战的人，会
导致国家灭亡；一味贪求胜利的人，会受挫被辱。
《诗经》载：“逝将去女，适彼乐土。 乐土乐土，爰得

我所。” “逝将去女，适彼乐国。 乐国乐国，爰得我

直。”“逝将去女，适彼乐郊。 乐郊乐郊，谁之永号。”
郑玄笺：“逝，往也，往矣，将去女与之诀别之辞，乐
土有德之国。” ［１５］ 发誓从此离开你，到那安居乐业

的地方，那理想安乐的去处，所得东西归自己。 美好

的所在，谁还会长叹呼号？ 劳动者反对犹如硕鼠一

样的剥削者，向往美好安乐的地方生活。
自周公制礼作乐后，礼乐便渐成为主导的文化

意识。 孔子说：“立于礼，成于乐。”朱熹注：“礼以恭

敬辞逊为本，而有节文度数之详，可以固人肌肤之

会，筋骸之束。 故学者之中，所以能卓然自立，而不

为事物之所摇夺者，必于此而得之。 乐有五声十二

律，更唱迭和，以为歌舞八音之节，可以养人之情性，
而荡涤其邪秽，消融其渣滓。 故学者之终，所以至于

义精仁熟，而自和顺于道德者，必于此而得之，是学

之成也。” ［１６］礼乐既可以使人自立，也可以使人完

善；既可以使人“恭敬辞逊” “节文度数”，也可以养

育人的情性，荡涤邪秽的念头。 这是学者的“中”与
“终”，既能卓然自立不动摇，亦能义精仁熟，和顺于

道德。
孔子和朱熹阐释了礼乐的内涵、作用、功能、价

值以及如何“立于礼，成于乐”。 然而礼与乐如何产

生，何以起始，必须研究。 荀子诠释说：“礼起乎何

也？ 曰：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

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 争而乱，乱则穷，先王恶其

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以养人之欲，给人以求，使欲

必不穷乎物，物必不屈于欲，两者相持以长，是礼之

所起也。” ［１７］人都有欲望，欲望得不到满足，便有所

要求，要求没有一定的限度和界限，就不能不争斗，
有争斗便会动乱，动乱就会造成穷困。 先王为了化

解动乱，维持秩序，于是制定礼义，分出等级，以调整

人的欲望，满足人的要求，使人的欲望不至于因物资

的不足而得不到满足，货物也不至于因人的欲望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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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尽，物资与欲望互相制约，长久地保持协调和谐。
这便是礼的起源。 礼与自然物质资源、社会的结构、
人的欲望要求、道德伦理密切相关。

“立于礼，成于乐”，那么，乐如何生？ 何以起

始？ “夫乐者，乐也。 人情之所必不免也，故人不能

无乐。 乐则必发于声音，形于动静，而人之道、声音、
动静、性术之变尽是矣。 故人不能不乐，乐则不能无

形，形而不为道，则不能无乱。 先王恶其乱也，故制

雅、颂之声以道之，使其声足以乐而下流，使其文足

以辨而不諰，使其曲直、繁省、廉肉、节奏，足以感动

人之善心，使夫邪污之气无由得接焉。” ［１８］２７７音乐

是人喜乐感情的表现，这是人的情性所不可缺少的，
所以人不能没有音乐。 人有喜乐的感情，就一定会

流露于声音中，体现在动静上，做人的道理和思想感

情的变化都表现在音乐中。 先王制定雅与颂的乐

曲，加以引导，使其不流于淫乱，使乐章辨清乐曲的

含义，使声音张弛有度，富有美感，以唤起人心的善

良，使邪污之气无法存在。 这是先王制乐的原则与

目的。
礼乐的端始、构建，都是为了化解人性中的邪念

和淫思、行为中的贪暴和动乱，激发人的善心，以达

到真、善、美的境界。 在孔子与宰我“三年之丧”的

问答中，宰我认为三年居丧守孝太长了：“君子三年

不为礼，礼必坏；三年不为乐，乐必崩。” ［１９］ 但从亲

情上说，孔子认为儿女生下三年才脱离父母的怀抱，
居丧守孝三年是应然的，居丧期间可以更深刻地怀

念父母的功绩、人格、道德、精神，以便继承发扬。 这

并不会导致礼崩乐坏的局面。 礼也分等级。 季氏作

为鲁国的大夫，却僭用天子之礼，“八佾舞于庭，是
可忍也，孰不可忍也”。 皇侃义疏：“马融曰：‘孰，谁
也。 佾，列也。 天子八佾，诸侯六，卿大夫四，士二。
八人为列，八八六十四人也。 鲁以周公故。” ［２０］ “天
子用八，以象八风。 八风者，八方之八卦之风也。 北

曰广漠风，东北曰条风，东曰明庶风，东南曰清明风，
南曰景风，西南曰凉风，西曰阊阖风，西北曰不周风

也。 六，礼降杀以两。 天子八佾，诸侯故六佾也。”
杜预注：“《春秋》及《公羊传》皆云：‘诸侯六六三十

六人，大夫四四十六人，士二二四人也。’”④礼渗透

到社会的各个层面，诸如典章制度、治国方略、伦理

道德、行为规范、祭祀鬼神等。 “礼者何也？ 即事之

治也。 君子有其事，必有其治。 治国而无礼，譬犹瞽

之无相与，伥伥乎其何之！ 譬如终夜有求于幽室之

中，非烛何见！ 若无礼，则手足无所措，耳目无所加，
进退揖让无所制，是故以之居处，长幼失其别，闺门

三族失其和，朝廷官爵失其序，田猎戎事失其策，军
旅武功失其制，宫室失其度，量鼎失其象，味失其时，
乐失其节，车失其式，鬼神失其飨，丧纪失其哀，辨说

失其党，官失其体，政事失其施，加于身而错于前，凡
众之动失其宜，如此则无以祖洽于众也。”郑玄：“见
言失者，无礼故也。 策，谋也。 祖，始也。 洽，合也。
言失礼无以为众倡始，无以合和众。” ［２１］１６１３礼犹如

幽室的烛光，是瞽者相扶的向导。 如果没有礼，人们

便处在黑暗之中，找不到方向。 对于治理来说，礼是

不可缺的动力，并具有普遍性；对于人来说，举手投

足、洒扫进退都要遵守礼，若无礼就没有秩序了。 从

范围来看，政事、戎事、宫室等都要按礼去做；从制度

来说，量鼎、车舆、祭祀等均尊礼仪。 如果凡事失礼，
那么便无法让大家和谐相处。 孔颖达疏：“每事如

此，则为君上失德，不可为众人之倡始而使和合者

也。” ［２１］１６１４凡事应以礼来治理，使社会、国家各方

面都能达到孔颜之乐的和合境界。
如果说礼能使社会和国家事事有序，是一种外

在的使人必须遵守规则的力量，那么乐则是一种内

在的激发人的情感、善心、和谐的心灵的力量。 《乐
记》曰：“乐者，音之所由生也，其本在人心之感于物

也。 是故其哀心感者，其声噍以杀；其乐心感者，其
声啴以缓；其喜心感者，其声发以散；其怒心感者，其
声粗以厉；其敬心感者，其声直以廉；其爱心感者，其
声和以柔。 六者非性也，感于物而后动。”乐的本源

在于人心，人的主体心与客体物相感应，化生不同心

情，哀心、乐心、喜心、怒心、敬心、爱心与外物相感

应，便产生各种声音。 这多元乐声，直通向伦理。
“先王制礼乐也，非以极口腹耳目之欲也，将以教民

平好恶，而反人道之正也。” ［２２］１５２８这是制礼作乐的

宗旨。 只有如此，才能实现“礼节民心，乐和民声，
政以行之，刑以防之，礼乐刑政，四达而不悖，则王道

备矣” ［２２］１５２９。 礼乐刑政四者俱备，通行四方，不会

违反正道。 乐之所以具有“反人道之正”的效能，是
因为乐“在宗庙之中，闺门之内，乡里族长之中”。
君臣、父子、兄弟、长少同听，能感动人的心灵，使人

和敬、和亲、和顺。 “故乐者，审一以定和者也，比物

以饰节者也。 合奏以成文者也，足以率一道，足以治

万变。 是先王立乐之术也。”梁启雄按：“孙希旦曰：
一者，谓中声之所止也。 《左传》：‘先王之乐所以节

百事也，故有五节迟速本末以相及，中声以降，五降

之后，不容弹矣。 于是有烦乎淫声，慆堙心耳，乃忘

平和。’盍五声下不踰宫，高不过羽，若下踰于宫，高
过于羽，皆非所谓和也。 故审中声者所以定其和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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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五声皆为中声，而宫声乃中声之始，其四声者皆由

此而生，而为宫声之用焉。 则审中声以定和者，亦审

乎宫声而已。 此所以谓之一也。 比，合也。 审一以

定和，而以之上下相生以为五声，而又比合于乐器以

饰其节奏也。” ［１８］２７８乐要定一个中音作为基本音，
以此来确定乐调，然后配上各种乐器，调整节奏，一
起合奏，构成一支和谐的乐曲。 乐足以透露为人的

根本道理，足以调整人们各种思想感情的变化。
“且乐也者，和之不可变者也；礼也者，理之不可易

者也。 乐合同，礼别异。 礼乐之统，管乎人心矣。 穷

本 极 变， 乐 之 情 也； 著 诚 去 伪， 礼 之 经

也。” ［１８］２８１－２８２音乐体现着和合一致的根本原则，
礼体现着等级制度的根本原则。 音乐使人们和谐和

合，礼仪使人们区分上下等级。 礼乐合在一起，可以

收束人心。 从根本上改变人的性情，是乐的本质；以
诚心去虚伪，是礼的原则和常经。 礼乐文化潜移默

化了人的性情节操、伦理道德、行为方式、价值观念、
审美情趣，而导向孔颜之乐的精神境界。

三、乐感情感

中国传统的文化模式可以称之为“乐感文化”，
这是与西方“罪感文化”相比较而言的。 相对应的，
中国传统的情感模式可以称为“乐感情感”。 人是

有情的和合存在。 何为情？ 中国传统哲学所说的情

与西方所说有别。 汉许慎《说文解字》：“情，人之阴

气有欲者。 从心，有声。”徐灏注笺：“发于本心谓之

情。”如人的喜、怒、哀、惧、爱、恶、欲七情。 王充解

释说：“情，接于物而然者也，出形于外，形外则谓之

阳，不发者谓之阴。” ［２３］情犹阴阳之气的流动，若心

灵发动情而表现于外，为阳；不发动、不流行、不与外

物相接触，为阴。 分析与情相关的一系列概念，可以

更深入地理解中国哲学中情的内在含义。
第一，情状与情态。 这是指事物或人的状态、形

态、态度或情形。 《周易》曰：“精气为物，游魂为变，
是故知鬼神之情状。 与天地相似，故不违。” 虞翻

注：“乾神似天，坤鬼似地。 圣人与天地合德，鬼神

合吉凶，故不违。” ［２４］魂是流动的情状，乾神的精气

流于坤体，变成万物的情状。 天人合德，其情状与天

地相似，所以无所差违。 韩康伯注：“精气絪缊，聚
而成物，聚极则散，而游魂为变也。 游魂，言其游散

也。 尽聚散之理，则能知变化之道，无幽而不通也。
德合天地，故曰相似。”虞翻、郑玄等以象数解《易》，
韩康伯以义理解《易》。 两者虽有差分，但解字义差

分不远，都认为是指一种变动的情状、情态。 指人的

情状的例子， 如 《三国志》 载， 胡质在黄初年间

（２２０—２２６ 年）迁任东莞，士人卢显为人所杀，质曰：
“此士无仇而有少妻，所以死乎！ 悉见其比居年少，
书吏李若见问而色动，遂穷诘情状。 若即自首，罪人

斯得。” ［２５］胡质追问中，李若脸上神色有变化，情态

也有异状，随后就自首了。 又韩非曰：“人主欲见，
则群臣之情态得其资矣。” ［２６］ 君主有所厌恶，群臣

就把他所恶的隐匿起来。 君主有所爱好，群臣就弄

虚作假来迎合他。 君主的欲望表现出来，群臣就会

借此呈现自己的情态。 若君主无好恶，群臣就不会

作伪。 君主应该去好去恶，群臣诚实质朴，君主就不

会被蒙蔽了，关于情态的真相就不会被隐匿了。
第二，情趣与情致。 这是指人的志趣、志向、兴

趣、意愿、欲望、风致所在。 《后汉书》载，刘陶“为人

居简，不修小节。 所与交友，必也同志，好尚或殊，富
贵不求合，情趣尚同，贫贱不易意” ［２７］ 。 结交的朋

友，都是志同道合者，志趣不同，即使是富贵的人，也
不去交好；情趣相同，即使是贫贱的人，也不改变意

向。 这就是道不同不相为谋的情趣。 关于情致，颜
之推引《诗》曰：“《诗》云：‘萧萧马鸣，悠悠旆旌。’
毛《传》曰：‘言不谊哗也。’吾每叹此解有情致，籍诗

生于此耳。” ［２８］王籍有才气，好学博涉，他的《入若

耶溪》诗有“蝉噪林逾静，鸟鸣山更幽”句，其情致出

于《诗》的风致。 唐代张籍的《和左司元郎中秋居十

首》之四：“山晴因月甚，诗语入秋高。”其情其致，堪
称高雅。

第三，情谊与情礼。 情谊是指人与人之间的交

情。 如韩愈《与崔群书》说：“与足下情义（作谊），宁
须言而后自明邪。 所以言者，惧足下以为吾所与深

者，多不置白黑于胸中耳。” ［２９］ 韩愈认为崔群出类

拔萃，作为朋友，明白彼此深厚的情谊，不曾疑惑于

心。 有情谊而讲礼节，讲礼节而有节操品德。 人若

无节操品德，也不会有情谊和礼节。 《晋书》载：康
帝司马岳下诏：“昔先朝政道休明，中夏隆盛，山、贾
诸公皆释服从时，不获遂其情礼。 况今日艰难百王

之弊，尚书令礼已过祥练。 岂得听不赴急疾而遂罔

极之情乎！” ［３０］时荐顾和为尚书令，顾和以母居丧，
表疏十上，遂不赴职，服丧毕，然后视职。 中国古代

对丧礼很重视，官员务必辞职居丧，所以顾和居丧期

间不接受官职是符合情理的。 若丁母忧而不辞职居

丧，是要受到社会普遍谴责的。
第四，情思与情欲。 这是指思念、想念而不忘

怀，也是一种欲念、欲望。 《庄子》载：“以禁攻寝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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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外，以情欲寡浅为内。 其小大精粗，其行适至是而

止。”这是说，对外是禁止攻伐停止战争，这是利他；
对内是减少欲望，这是自利。 “自利利他，内外两

行，虽复大小有异，精粗稍殊，而立趋维纲，不过适是

而已矣。” ［３１］

第五，情理与情义。 这是指人情与事物的道理、
义理，以及事物发展的规则。 《世说新语》载：“王刘

听林公讲。”注引《高逸沙门传》：支遁“正在高坐上，
每举尘尾，常领百言，而情理俱畅。 预坐百余人，皆
结舌注耳” ［３２］ 。 支遁讲佛理，情理明白通畅透彻，
言辞逻辑严密，听者专注而感人。 之所以感人，是因

为其释义理符合情理，具有感染力。
第六，情感与民情。 西方一些哲学观念认为，以

智慧为特色的哲学，为建构理性的权力，需要把情感

因素排斥在外。 尽管康德为限制理性权威而提出情

感与意志话题，不过情感为心理经验，而非形而上的

超验话题。 但中国哲学是人的哲学，人是什么，人何

以为人，这是中国哲学各学派所共同关注的重要话

题。 人是有情感的存在者，这种情感甚至可以影响

天道的选择。 《尚书》载：“天畏棐忱，民情大可见。”
孔安 国 传 曰： “ 天 德 可 畏， 以 其 辅 诚 人 情 大 可

见。” ［３３］这是把人民的情感作为天是否诚心辅佑的

标准。 《左传》庄公、僖公、哀公所载的情，是指实

情，实际真实的情况。 《论语》载：“上好礼，则民莫

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

用情。”皇侃义疏：“君上若信，则民下尽敬不复欺，
故相与皆服于情理也。 李充云：‘用情，犹尽忠也。
行礼不以求敬，而民自敬。 好义不以服民，而民自

服。 施信不以结心，而民自尽信。 言民之从上，犹影

之随形也。’” ［６］３２８－３２９朱熹曰：“礼、义、信，大人之

事也。 好义，则事合宜。 情，诚实也。 敬、服、用情，
盖各以其类而应也。” ［３４］ 君主喜好礼、义、信，百姓

自能尽礼、义、信。
关于情感的感，《说文》载：“感，动人心也。 从

心，咸声。”感与情密切相关，亦包括几种含义，值得

做一辨析。
第一，感动与感应。 《周易·咸·彖》载：“天地

感而万物化生，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观其所感，
而天地万物之情可见矣。”王弼注：“二气相与乃化

生也。 天地万物之情见于所感也。 凡感之为道，不
能感非奏者也，故引取女以明同类之义也。 同类而

不相感应，以其各亢所处也。 故女虽应男之物，必下

之而后取女乃吉也。” ［３５］孔颖达疏：“圣人设教感动

人心，使变恶从善，然后天下和平，观其所感而天地

万物之情可见矣者，结叹咸道之广，大则包天地，小
则该万物。 感物而动，谓之情也。 天地万物皆以气

类共相感应，故观其所感物而动谓之情也，天地万物

皆以气类共相感应，故观其所感而天地万物之情可

见矣。” ［３６］天地万物相互交感，澄明万物的情性。
如果同类不相感应，是因为其相亢的不和谐关系。

第二，感触与触碰。 主体的眼耳鼻舌身与客体

的物、事相接触、碰撞，而产生感应、感慨、感叹。 晋

陶潜《归去来兮辞》：“善万物之得时，感吾生之行

休。”感慨自己生命和生活的欢乐、吉庆。 《北史》
载，刘璠字宝义，九岁而孤，居丧合礼。 周文“以璠

为中外府记室，迁黄门侍郎、仪同三司。 尝卧疾居

家，对雪兴感，乃作《雪赋》以遂志焉” ［３７］２４３８。 卧疾

居家，摆脱政事，欣赏自然景色，对雪产生感兴而作

赋。 兴是心与物偶然相遇，即主体心与客体物相接

触，并为托事于物的一种隐喻。 《周礼·春官》以

“曰风，曰赋，曰比，曰兴，曰雅，曰颂”为六诗，于是

赋、比、兴相连。 “托事于物”是指以景物言人事及

以他物言此事。 刘勰《文心雕龙·比兴》篇说：“观
夫兴之托喻，婉而成章，称名也小，取类也大。”兴可

以委婉含蓄，以小喻大。 兴以起情，有感触而发。
《庄子》载：“睹一异鹊自南方来者。 翼广七尺，目大

运寸，感周之颡，而集于栗林。”成玄英疏：“盛，触
也。 颡，额也。” ［３８］庄周游于栗园蔺篱之内，额头触

到聚集于栗林的鹊，这也称之为感。
第三，感受与思念。 人生活在一定的政治、经

济、文化、制度、宗教、意识的结构之中，须臾不离。
人身处其中，生理和心理都时时刻刻感受到外在环

境的影响。 《黄帝内经》载：“清风大来，燥之胜也。
风木受邪，肝病生焉。 热气大来，火之胜也。 金燥受

邪，肺病生焉……所谓感邪而生病也。 乘年之虚，则
邪甚也。 失时之和，亦邪甚也。 遇月之空，亦邪甚

也。 重感于邪，则病危矣。” ［３９］ 这是说人的身体感

受外在邪气而生病，其实是在讲环境致人生病的情

况。 环境包括自然条件，如所谓清气、热气、寒气、风
气、湿气，也包括人事变化。 《北史》载：刘璠忽一日

全身楚痛，一会儿家信送到，说其母病。 他号泣戒

道，绝而又苏。 “居丧殷瘠，遂感风气，服阕后一年，
犹杖而后起。” ［３７］２４３６闻母亲病，哭得昏过去，其悲

痛情感可感知。 在守丧期间，身体十分瘦弱，服丧终

了以后，才能扶杖站立起来。 又《后汉书》载：“周能

感亲，啬神养福。”李贤注：“感，思也。 谓诵《诗》至
《汝坟》，思养亲而求仕也。 啬神养福谓不应辟召，
以寿终也。 《左传》曰：‘能者养之以福。’” ［４０］ 感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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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思念亲人。
人的情感是复杂的。 在理智与情感的相持相待

中，使情感处于中和状态，这是中国乐感情感的特

色，而与西方酒神情感、罪感情感大相异趣。 《旧约

全书·创世纪》载，神创造天地及世间的一切万物，
从星期一到星期五就完成了。 星期六，神说，我们要

照着我们的形象、样式造人，造男造女。 当时夫妻二

人，赤身露体，并不羞耻。 神曾说，伊甸园中的树上

果子可以吃，唯有智慧树上的果子不可摸、不可吃。
然而，夏娃听了蛇的引诱，吃了智慧树上的果子，也
给她丈夫亚当吃了。 他们的眼睛亮了，才知道自己

是赤身露体。 一天神到园中，夫妻二人就藏在树木

中，躲避神。 因为他们违背了神的话和意志，于是神

罚蛇用肚子行走，并与女人及其后裔为仇。 罚女人

承受怀胎的苦楚，并罚亚当终身劳苦。 神把亚当和

夏娃赶出伊甸园⑤。 由于人的始祖亚当和夏娃背离

神而犯有元罪，于是西方永续着罪感情感。
罪感情感从人性恶出发，尊崇一元的神，上帝。

上帝意志就是真理，不可违反、背离，否则就要受到

惩罚。 乐感情感从人性善出发，求道、问道、悟道于

自然、社会、人生实践，产生多元、多样的体悟和感

受。 这就是乐感情感与罪感情感的分野。

四、孔颜之乐的境界

乐感情感的乐，是主体心与客体事物相遇的审

美融合中所获得的美感情感的体验。 “子曰：‘学而

时习之，不亦悦乎？ 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 人不

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皇侃曰：“亦，犹重也。 悦

者，怀抱欣畅之谓也。 言知学已为可欣，又能修习不

废，是 日 知 其 所 亡， 月 无 忘 其 所 能， 弥 重 为 可

悦。” ［４１］悦是内在心灵的喜欢。 学了新知识，时时

诵习而不废，这是很高兴的事。 有志同道合的朋友

从远方来，不也很快乐吗？ 这是读书、诵习、会友等

日常生活经验感性情感的体验。 这种快乐，既是经

验感性，又超越经验感性；既是世间性的乐，又是精

神性的乐；既是己乐，又与他人同乐。 因此，此乐具

有普遍的意义。 这种超经验性、精神性、普遍性的

乐，在孔子与弟子交流时也时有表露。
《论语》载，孔子与子路、曾点、冉有、公西华四

人谈论人生的志愿爱好与治国理政等。 子路、冉有、
公西华三人谈完志向后，孔子问曾点（曾参的父亲）
的志向。 曾点说：“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
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夫子喟然

叹曰：“吾与点也。”皇侃曰：“不云季春而云暮春者，
近月末也。 月末其时已暖也。 ‘春服成’者，天时

暖，而衣服单袷者成也……暮春者既暖，故与诸朋友

相随，往沂水而浴也……祭而巫舞，故谓‘舞雩’也。
沂水之上有请雨之坛，坛上有树木，故入沂浴出登

坛，庇于树下，逐风凉也。 故王弼云‘沂水近孔子

宅，舞雩坛在其上，坛有树木，游者讬焉’也。 浴竟

凉罢，日光既稍晚，于是朋友咏歌先王之道，归还孔

子之门也。” ［４２］暮春季节，春天的衣服穿好了，和同

伴在沂水洗澡，在祭坛上吹风乘凉，唱着歌回来。 孔

子叹气说赞同曾点的主张。 这是自由潇洒的精神境

界。 理学集大成者朱熹在《论语集注》中说：“曾点

之学，盖有以见夫人欲尽处，天理流行，随处充满，无
少欠缺……而其胸次悠然，直与天地万物上下同流，
各得其所之妙，隐然自见于言外。”认为曾点所言的

是去除人欲、天理流行的从容境界，并将其升华为悠

然与天地万物上下同流的与天地、与万物、与神合一

的状态。
朱熹彰显曾点的与天地万物上下同流融合的形

而上的境界，超越了天地万物，是一个体道的境界。
人们问道、体道、悟道，通常是饿其体肤、劳其筋骨而

后才能有所成就的。 孔子说：“贤哉，回也！ 一箪

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 贤

哉，回也！”皇侃曰：“美颜回之贤行。”“食不重肴，及
无彫之器。”“美其乐道情笃，故叹始末言贤也。” ［４３］

由于求道，乐道，所以箪食瓢饮，居陋巷，人不堪其

忧，但颜回久而不改其乐。 外在的穷困，都不能动摇

和干扰其情笃于乐道的信心和决心。 朱熹引程颐话

说：“昔受学于周茂叔，每令寻仲尼、颜子乐处。” ［４４］

孔颜乐处，其关键就在于乐道之乐。 为道不仅可放

弃物质生活的一切享受，甚至可牺牲自己的生命。
这种乐感情感是高尚和伟大的。

永无止境的求道、问道、悟道，其理论思维便具

有多元性和开放性。 因其多元性和开放性，儒家才

构建起孔颜之乐的博大境界。 “子曰：‘知者乐水，
仁者乐山。 知者动，仁者静，知者乐，仁者寿。’”皇

侃曰：“智者，识用之义也。 乐者，贪乐之称也。 水

者，流动不息之物也。 智者乐运其智化物，如水流之

不息，故乐水也。”“仁者，恻隐之义；山者，不动之物

也。 仁人之性，愿四方安静如山之不动，故云乐

山。”智者动， “智者何故如水耶？ 政自欲动进其

职”，“其心宁静故也”。 智者乐，“乐，欢也。 智者得

运其职，故得从心而畅，故欢乐也”。 “性静如山之

固，故寿考也。 然则仁既寿亦乐，而智乐不必寿，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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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役用多故也。”⑥智仁不离不杂，不离而合一，不杂

而分二；智仁即体即用，即用即体。 智喜好融摄万物

的事理，周流不息犹如水；仁犹人的道德本性，安于

义理如不动的山，无欲故静。 智者从心所欲，心情通

畅而欢乐；仁者德性清静，所以长寿。 积善修身，形
神以和，为仁者寿之本。 乐山乐水是物化人，是人的

自然化；智仁是人化物，是物的道德理性化。 而孔颜

之乐是乐道，是人的生命度越化的升华，超越肉体生

命，而赋予道德生命、价值生命，真善的生命。 这才

是孔颜之乐要追求的境界。
孔颜之乐，是超越世俗之乐，是高尚求道之乐，

是不问生死之乐。 “叶公问孔子于子路，子路不对。
子曰：女奚不曰，其为人也，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
知老之将至云尔。”皇侃曰：“谓孔子慨世道之不行，
故发愤而忘于食也。 又饮水曲肱，乐在其中，忘于贪

贱之忧也。 又年虽耆朽而信天任命，不知老之将至

也。” ［４５］１６９孔子愤慨世道弊病，所以发愤用功，沉浸

于求道的乐趣，连吃饭都忘了，甚至忽略了自己的年

岁。 “子曰：‘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

矣。’”皇侃曰：“言孔子食于菜食而饮水，无重肴方

丈也……言孔子眠曲肱而枕之，不锦衾角枕也。 孔

子粗食薄寝，而欢乐怡畅，自在粗薄之中也。” ［４５］１６６

朱熹注：“圣人之心，浑然天理，虽处困极，而乐亦无

不在焉。” ［４６］吃粗粮，喝冷水，弯着胳膊做枕头，也
有乐趣。 孔子度越世俗生活理念，心中纯然天理，而
无一毫私欲；度生死于身外，老之将至，死之将来，不
改其乐，不求肉体生命之乐，而求道德生命、价值生

命的不朽之乐，并进入审美的艺术境界。 “子在齐

闻《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图为乐之至于斯

也。’”皇侃曰： “《韶》 者，舜乐名也，尽善尽美者

也……齐是无道之君，而滥奏圣王之乐，器存人乖，
所以可伤慨也。” ［４５］１６２－１６３孔子到了齐国，听到齐

国君主让人奏《韶》乐，孔子赞叹尽善尽美中，想不

到欣赏音乐的快乐到了这种境界。 乐随人君而变

者，如周文武王遍奏六代的乐，当周公、成王、康王

时，六代的声悉善，亦悉以教化民众。 所以《韶》乐

在齐，其音犹有盛美的情感，充盈孔颜之乐的精

神美。
冯友兰说：“天地境界有四个层次———知天，事

天，乐天，同天。 我这个说法也是参考孔子的自述得

来的。 ‘五十而知天命’就是‘知天’。 ‘六十而耳

顺’就是顺天命，也就是‘事天’。 ‘七十而从心所

欲，不逾矩’，就是说，到了七十之年，他 ‘从心所

欲’，就自然合于‘四德’的规范，这就是‘同天’，也

就是所说的‘圣与仁’……孔子的自述，没有提到

‘乐天’，但是《论语》记载他讲‘乐’的地方有很多。
讲到他自己的生活时，他说：‘饭疏食饮水，曲肱而

枕之，乐亦在其中矣。 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

云。’（《述而》）他又赞美颜渊说：‘贤哉，回也！ 一

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
贤哉，回也！’（《雍也》）孔子和颜渊所乐的，并不是

那种贫苦的生活。 现在的人们，常说‘以苦为乐’，
其实苦就是苦，怎么能以之为乐呢！ 孔子在这两段

话中所说的‘乐’，其实就是‘知天、事天、同天’的那

种精神境界。 后来的道学家周敦颐教他的学生：
‘寻孔颜乐处，所乐何事。’可以说他认识到了孔子

的要点。” ［４７］乐山乐水，乐而忘忧；乐于求道、问道、
悟道，从而构建起孔颜之乐的人生境界。 孔颜之乐

的人生境界是一种道德高尚、博学明辨、胸襟坦荡、
感情真实、意志坚强、心灵美好的境界，是圣贤精神

境界。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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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墟文字·甲编》 ２３５６，商务印书馆 １９４８ 年版。 金文：《诅楚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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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每佾人数如其佾数”，那么八佾是八行，八八六十四人，只有天子

才能用；诸侯用六佾，即六行，四十八人；大夫用四佾，三十二人。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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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礼记正义：卷 ５０［Ｍ］ ／ ／ 阮元．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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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４］周易集解纂疏：卷 ８［Ｍ］ ／ ／ 王云五．丛书集成初编．上海：商务印

书馆，１９３６：３７３．
［２５］胡质传［Ｍ］ ／ ／ 陈寿．三国志：魏书：卷 ２７．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５９：

７４２．
［２６］二柄［Ｍ］ ／ ／ 梁启雄．韩非子浅解．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６０：４６．
［２７］刘陶传［Ｍ］ ／ ／ 范晔．后汉书：卷 ５７．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６５：１８４２．
［２８］文章［Ｍ］ ／ ／ 王利器．颜氏家训集解：卷 ４．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０：

２７３．
［２９］韩昌黎集：卷 １７［Ｍ］ ／ ／ 国学基本丛书：第 ４ 册．重印本．北京：商

务印书馆，１９５８：６９．
［３０］顾和传［Ｍ］ ／ ／ 房玄龄．晋书：卷 ８３．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７４：２１６５．

［３１］天下［Ｍ］ ／ ／ 郭庆藩．庄子集释：卷 １０ 下．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６０：
１０８４．

［３２］赏誉下［Ｍ］ ／ ／ 刘义庆．世说新语笺疏：卷中之下．北京：中华书

局，２０１５：５２９．
［３３］尚书正义：卷 １４［Ｍ］ ／ ／ 阮元．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０：

２０３．
［３４］论语集注：卷 ７［Ｍ］ ／ ／ 朱熹．朱子全书：第 ６ 册．上海：上海古籍出

版社，２００２：１８０．
［３５］周易注：下经［Ｍ］ ／ ／ 楼宇烈．王弼集校释．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０：

３７３－３７４．
［３６］咸：彖传［Ｍ］ ／ ／ 王弼．周易正义：卷 ４．孔颖达疏．北京：中华书局，

１９８０：４６．
［３７］刘璠传［Ｍ］ ／ ／ 李延寿．北史：卷 ７０．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７４．
［３８］山木［Ｍ］ ／ ／ 郭庆藩．庄子集释：卷 ７ 上．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６１：

６９５．
［３９］至真要大论篇［Ｍ］ ／ ／ 黄帝内经：素问篇：卷 ２２．北京：中医古籍

出版社，２０００：３９５．
［４０］赵咨传［Ｍ］ ／ ／ 范晔．后汉书：卷 ３９．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６５：１３１８．
［４１］学而［Ｍ］ ／ ／ 皇侃．论语义疏：卷 １．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１３：３．
［４２］先进［Ｍ］ ／ ／ 皇侃．论语义疏：卷 ６．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１３：２９４－

２９５．
［４３］雍也［Ｍ］ ／ ／ 皇侃．论语义疏：卷 ３．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１３：１３５－

１３６．
［４４］论语集注：卷 ６［Ｍ］ ／ ／ 朱熹．朱子全书：第 ６ 册．上海：上海古籍出

版社，２００２：１１３．
［４５］述而［Ｍ］ ／ ／ 皇侃．论语义疏：卷 ４．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１３．
［４６］论语集注：卷 ４［Ｍ］ ／ ／ 朱熹．朱子全书：第 ６ 册．上海：上海古籍出

版社，２００２：１２４．
［４７］冯友兰．对于孔子所讲的仁的进一步理解和体会［Ｊ］ ．孔子研究，

１９８９（３）：３－４．

Ｔｈｅ Ｓｐｉｒｉｔｕａｌ Ｒｅａｌｍ ｏｆ Ｃｏｎｆｕｃｉｕｓ ａｎｄ Ｙａｎ Ｈｕｉ’ｓ Ｈａｐｐｉｎｅｓｓ
Ｚｈａｎｇ Ｌｉｗｅｎ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Ｔｈｅ ｂｒｉｌｌｉａｎｔ ｃｉｖ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ｎａｔｉｏｎ ｈａｓ ｃｏｎｔｉｎｕｅｄ ｔｏ ｔｈｉｓ ｄａｙ．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ｇｕｉｄａ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ｖａｌｕｅｓ ｏｆ “ｈａｒｍｏｎｉ⁃
ｏｕｓ ｉｎｔｅｒ－ｓｔａｔ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ｃｅｐｔ ｏｆ “ｃｏｎｓｅｎｓｕｓ Ｃｈｉｎａ” ｈａｓ ｂｅｅｎ ｆｏｒｍｅｄ， 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ｉｔｕａｌ ａｎｄ ｍｕｓｉｃ ｃｉｖ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ｈａｓ ｂｅｅｎ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
ｔｅｄ ｔｏ ｒｅｐｌａｃｅ ｔｈｅ ｗｉｔｃｈｃｒａｆｔ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Ｓｉｎｃｅ ｔｈｅ Ｄｕｋｅ ｏｆ Ｚｈｏｕ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ｅｄ ｒｉｔｕａｌ ａｎｄ ｍｕｓｉｃ， ｔｈｅ ｃｉｖ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ｒｉｔｕａｌ ａｎｄ ｍｕｓｉｃ ｈａｓ ｇｒａｄｕ⁃
ａｌｌｙ ｂｅｃｏｍｅ ｔｈｅ ｄｏｍｉｎａｎｔ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ｃｏｎｓｃｉｏｕｓｎｅｓｓ．Ｔｈｅ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ｒｉｔｕａｌ ｉｓ ｔｏ ｄｉｓｔｉｎｇｕｉｓｈ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ｗｈｉｌｅ ｔｈｅ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ｕｓｉｃ ｉｓ ｔｏ
ｇａｔｈｅｒ ｐｅｏｐｌｅ． Ｔｈｅｉｒ ｏｒｉｇｉｎ ａｎｄ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ａｒｅ ａｌｌ ａｉｍｅｄ ａｔ ｒｅｓｏｌｖｉｎｇ ｅｖｉｌ ａｎｄ ｌｕｓｔｆｕｌ ｔｈｏｕｇｈｔｓ ｉｎ ｈｕｍａｎ ｎａｔｕｒｅ， ａｓ ｗｅｌｌ ａｓ ｇｒｅｅｄ ａｎｄ
ｔｕｒｍｏｉｌ ｉｎ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ｉｎｓｐｉｒｉｎｇ ｐｅｏｐｌｅ’ ｓ ｋｉｎｄｎｅｓｓ ｔｏ ｔｈｅ ｒｅａｌｍ ｏｆ ｔｒｕｔｈ， ｇｏｏｄｎｅｓｓ， ａｎｄ ｂｅａｕｔｙ， ａｎｄ ｔｈｅｎ ｌｅａｄｉｎｇ ｔｏ ｔｈｅ ｈａｐｐｉｎｅｓｓ ｏｆ
Ｃｏｎｆｕｃｉｕｓ ａｎｄ Ｙａｎ Ｈｕｉ． Ｐｅｏｐｌｅ ａｒｅ ｓｅｎｔｉｅｎｔ ｂｅｉｎｇｓ， ｗｈｉｃｈ ｉｓ ａ ｃｏｍｍｏｎ ｆｅｅｌｉｎｇ ｏｆ ｐｅｏｐｌ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ｎｄ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ｅｍｏｔｉｏｎｓ ａｒ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ｆｏｒ ｔｈｅ ｊｏｙｆｕｌ ｅｍｏ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ｇｕｉｌｔｙ ｅｍｏｔｉｏｎｓ 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Ｃｈｉｎａ ｓｔａｒｔ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ｇｏｏｄｎｅｓｓ ｏｆ ｈｕｍａｎ ｎａ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ｉｓ ｗｉｌｌｉｎｇ ｔｏ ｓｅｅｋ， ａｓｋ， ａｎｄ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ｄ Ｔａｏ ｉｎ ｎａ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Ｌｉｆｅ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ｉｓ ｔｈｅ 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ｆｅｅｌｉｎｇ ｏｆ ｍｕｌｔｉｆａｃｅｔｅｄ ａｎｄ ｄｉｖｅｒｓｅ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ｓ， ｗｈｉｃｈ ｉｓ ｓｔｉｒｒｅｄ
ｂｙ ｊｏｙｆｕｌ ｅｍｏｔｉｏｎｓ． Ｄｕｅ ｔｏ ｐｅｏｐｌｅ’ｓ ｅｎｄｌｅｓｓ ｐｕｒｓｕｉｔ ｏｆ Ｔａｏ， ｔｈｅｉｒ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ｔｈｉｎｋｉｎｇ ｉｓ ｏｐｅｎ ａｎｄ ｄｉｖｅｒｓｅ， ｔｈｕｓ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ｉｄｅｏｌｏｇ⁃
ｉｃａｌ ｒｅａｌｍ ｏｆ ｔｈｅ ｈａｐｐｉｎｅｓｓ ｏｆ Ｃｏｎｆｕｃｉｕｓ ａｎｄ Ｙａｎ Ｈｕｉ， ｗｈｏ ｅｎｊｏｙ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ｓ ａｎｄ ｒｉｖｅｒｓ ａｎｄ ｆｏｒｇｅｔ ｗｏｒｒｉｅｓ．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ｓｐｉｒｉｔｕａｌ ｒｅａｌｍ；ｔｈｅ ｈａｐｐｉｎｅｓｓ ｏｆ Ｃｏｎｆｕｃｉｕｓ ａｎｄ Ｙａｎ Ｈｕｉ； ｔｈｅ ｒｉｔｕａｌ ａｎｄ ｍｕｓｉｃ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ｅｍｏｔｉｏｎ ｏｆ ｈａｐｐｉｎｅｓｓ ａｎｄ ｇｕｉｌｔ

责任编辑：涵　 含

４３１

　 ２０２３ 年第 １０ 期


